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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 ，啷啷啷，鸡毛换糖
喽……”

花溪谷没有本村货郎，但因
为住户多，从不缺少货郎。那些
外 村 的 货 郎 走 马 灯 似 的 ，没 多
少 印 象 。 对 小 孩 子 来 说 ，我 们
更 关 心 的 是 货 郎 担 上 花 花 绿 绿
的美食和玩具，哪会注意到货郎
身上去呢。

来我们村的这个货郎是个例
外，他过于惹人注目。他长得矮
而丑，还瘦，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的货郎担也异于常人。
他挑的是我们村庄家家户户

都有的箩筐，而不是货郎该挑的
那种肚比箩筐略鼓、个儿比箩筐
稍矮的正宗货郎担。

箩筐上人家摆的是精致的一
格一格的四方形木托架，他是土
制的只四方有突出边沿以挡货物
的木板，货物就挨挨挤挤地拢在
上面，粗糙，简陋，像他。

尤其让人奇怪的是，人家手
上 举 的 是 正 儿 八 经 的 拨 浪 鼓 ，

“咚咚咚”响得叫人心痒；他手抓
的是个铁铃铛，就是我们学校上
下课老师手摇的那种铃铛。

他挑担的样子最滑稽，两只
箩筐晃呀晃，两条短腿也跟着划
着圆圈似地晃，原来，他还长着
一双罗圈腿。他挑着货郎担，不
是颤颤悠悠地颠着来，倒像是骨
碌骨碌滚着来的。

他还有个古怪的地方，平时
不大来我们村，但一逢周末、节
日或寒暑假，几乎天天要来我们
村转一圈。

那时我念五年级 ，正 是 调 皮
的 年 纪 ，还 是 个 孩 子 王 。 一 个
星 期 天 傍 晚 ，我 提 议 ，从 货 郎
那揩点儿油，小伙伴们无不拍手
叫好。

那是个顶风作案的好时机，

货郎“滚”出村口时，夜色笼罩，
牛羊的叫声消失在村庄深处，四
起的炊烟和暮色融在一起，似乎
吞没了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小的货
郎……

我们按照预谋好的计划，四
个人分为两组，悄无声息地偷偷
从他身后两边包抄上去，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一人抓一把东西转
身便逃。跑出好远，我们重新会
合 ，在 货 郎 急 骤 狂 怒 的 晃 铃 声
中，开心地清点战利品。

我们乐此不疲，货郎从起初
的惊慌、无奈、愤怒，到后来已是
忍无可忍。

那也是一个 黄 昏 ，我 们 故 技
重 施 。 但 这 次 货 郎 卸 下 担 子 ，
鬼 影 一 样 疯 了 似 的 朝 我 们 追
来，小点儿的阿亮跑在最后，被
他 逮 住 了 。 我 们 惊 魂 未 定 ，远
远 听 着 阿 亮 害 怕 的 哭 声 ，惊 慌
无 助 。 只 听 货 郎 气 急 败 坏 地 吼
道：“哭啥哭？我打你了吗？小
时 候 就 偷 偷 摸 摸 ，长 大 想 进 牢
房 吗 ？ 老 师 怎 么 教 你 们 的 ？ 这
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我就找
你们的家长、老师了，看你们还
敢不敢没规矩捉弄人！”他掷地
有声。

我 们 怕 家 长 ，更 怕 老 师 ，此

后，我们再也不敢“动”他了。
后来我们班来了个插班生。
插班生是个女生，叫白云朵，

虽然衣着朴素，但一双大眼睛水
灵灵的，就如我们村庄小溪畔那
亭 亭 玉 立 的 野 花 ，靓 丽 ，清 纯 。
她很少说话，不是埋头做作业，
就是看书，要不就是在操场上跳
绳 。 第 一 次 考 试 她 就 惊 到 我 们
了，也让我“怀恨在心”，因为她，
我长期“霸占”年级第一名的历
史一去不复返了。

我多么想引起她的注意。而
她的目光和她高高翘起的马尾辫
一样，总是跟着老师和书本转，
极少落到我身上。

我还能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一天，教室里只剩我们几个和她
的时候，我们不经意地聊起光荣
史，谈起我们捉弄货郎的光辉战
绩，一个个笑逐颜开。我偷偷瞥
她，忽地见她马尾辫一甩转过头
来，怒目朝我狠狠一瞪，抱起书
气鼓鼓地冲出了教室。

本想装回英雄，哪想到弄巧
成拙。我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是在我们班主任邹老师
那儿找到的。这天，邹老师找我
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你最近学
习放松了，失去第一名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斗志。你要向白云
朵学习，你看她多不容易……”

那天邹老师和我聊了很多，
我才知道，那个被我们取笑的货
郎，就是白云朵的养父，还是桃
花村教学点的老师，是他帮白云
朵 转 到 我 们 这 所 更 好 更 大 的 学
校。他妻子因病去世，只留下一
个女儿相依为命，白云朵算他的
二女儿。

我突然明白了白云朵那天愤
怒的目光，我肆无忌惮地取笑了
她的恩人，她的养父，多么可笑
又可耻的行为啊。我简直无地自
容。从那天起，我不再和小伙伴
们搞恶作剧，但是也没有勇气向
那个货郎道歉。直到有一天，我
和他在一条窄巷里“狭路相逢”，
我几乎想掉头跑开，又觉得这样
一来更显得不尊重他，只能硬着
头皮走过去。他担着箩筐一晃一
晃 往 前 走 ，与 他 擦 肩 而 过 的 时
候 ，我 停 下 脚 步 鼓 起 勇 气 叫 了
声 ：“ 叔 叔 。”他 停 下 步 子 看 我 。

“对不起。”我的声音小得可怜，
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

“哎哟，没的事情，以后可不
能咯。”他说着，又挑着箩筐一晃
一晃地走了。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准备回
乡发展。我是在那年春节时听到
货 郎 和 白 云 朵 的 消 息 的 ，它 让
我 震 惊 ：货 郎 已 经 不 再 出 来 卖
货 了 ，他 的 亲 生 女 儿 去 大 城 市
打 工 ，几 年 没 回 家 了 。 他 年 纪
大 了 ，一 个 人 孤 苦 伶 仃 ，留守
了几十年的那个山旮旯里的教学
点，又来了唯一的新老师，就是
白云朵。

我从未去过桃花村，但在那
个寒风凛冽的早春，我丝毫没有
犹豫，紧了紧大衣，朝着教学点
的方向大步走去……

难得一次回乡省亲，不想
秋雨一直连绵。夜里辗转反
侧，于是坐起披衣，聆听窗外
淅 淅 沥 沥 的 絮 语 ，感 受 檐 下
的滴答与和鸣。

这 样 的 情 景 已 是 多 年 没
有 经 历 过 了 ，记 忆 中 的 趣 闻
乐 事 甚 至 都 快 淡 忘 ，但 是 母
亲在我儿时所说的一个比喻
始终萦系于怀：“瓦是房子的
眼 皮 ，雨 是 屋 檐 的 泪 水 。”遗
憾 的 是 ，母 亲 并 不 会 写 诗 ，

“眼皮”与“泪水”的意象在这
里 却 分 外 和 谐 ，可 能 是 她 对
生 活 最 原 始 最 质 朴 的 反 应 。
也 正 是 这 两 个 喻 体 ，诱 使 我
无 数 次 抬 起 大 大 的 脑 袋 ，关
注 着 那 些 像 弯 弓 又 像 括 号 ，
像新月又似娥眉的鱼鳞瓦。

鱼 鳞 瓦 是 泥 土 的 另 一 种
形态，是大地的精魂，也是贴
近人类头顶最矮的天穹。它
是天地之间无数隐秘的收藏
者 和 拥 有 者 —— 它 收 藏 过 和
煦的阳光，如水的月光，柔和
的灯光，也收藏过雨的裸足，
雾的轻纱，雪的羽毛；更多的
时 候 ，它 收 藏 着 大 面 积 的 黑
夜 ，所 以 诗 人 巴 音 博 罗 说 瓦
是“ 房 屋 的 外 套 ，梦 幻 的 布
衣 ”。 这 两 个 意 象 显 然 更 为
奇崛，不过细细品味，我蓦地
感觉心头氤氲着一片浓浓的
乡愁，挥之不去，隽永悠长。

我 从 小 就 在 鱼 鳞 瓦 下 生
长 ，梅 雨 季 节 总 喜 欢 贴 着 窄
小的窗棂，看银线穿针，听雨

落 叮 咚 ；有 时 也 翘 首 看 对 面
的屋檐，望水花四溅，听瓦楞
摩 挲 …… 所 有 的 影 像 幻 化 成
一 幅 情 景 交 融 的 画 ，所 有 的
声音混合成一支有始无终的
曲，催我昏昏然小睡，也使我
戚戚然惊醒。母亲的家务活
终 于 忙 完 了 ，她 轻 轻 地 一 声
招 呼 ，我 们 弟 兄 三 人 就 雀 跃
地 聚 拢 过 去 ，或 缠 她 讲 孤 魂
鬼怪，或听她教拼音汉字，或
跟 她 唱 民 歌 小 调 …… 其 情 融
融、其乐陶陶的场景，至今回
想起来依然心生涟漪。但是
今夜，母亲已经酣然入睡，她
细微的鼾声与喁喁的秋雨和
着 共 同 的 节 拍 ，如 同 儿 时 的
摇 篮 曲 ，这 叫 我 如 何 去 惊 扰
她 的 美 梦 ，索 性 蹑 手 蹑 脚 地
从 床 上 爬 起 来 ，静 静 地 伫 立
于 窗 前 ，沉 浸 在 自 己 无 边 的
遐想之中——

瓦是家的符号，家是情的
寄托。离开了家，不见了瓦，
乡 愁 自 然 而 然 就 从 心 头 泛

起 ，思 乡 的 旋 律 就 会 像 窗 外
迷 蒙 的 烟 雨 一 样 ，在 灵 魂 深
处弥漫。于是，渭城的朝雨、
清明的纷雨、楼台的烟雨、天
街的酥雨，等等，几乎成了愁
苦的代名词。“巴山夜雨涨秋
池 ”表 漂 泊 之 忧 ，“ 寒 雨 连 江
夜 入 吴 ”述 离 别 之 苦 ，“ 天 阴
雨 湿 声 啾 啾 ”言 乱 离 之 悲 ，

“雨中百草秋烂死”感自伤之
叹 ，“ 夜 雨 闻 铃 断 肠 声 ”哭 诀
别之恨……因此，乡愁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之
一。把身子寄居到泥瓦的屋
檐 下 ，让 灵 魂 皈 依 故 乡 的 怀
抱 ，一 代 代 文 人 就 是 这 样 在
思乡中，病着，痛着，忍着，这
是一种顽固的无法根治的疾
病，他们的诗文就是病中吟，
他们的书画就是梦中影。

相 比 之 下 ，我 是 多 么 幸
福 ，至 少 今 夜 的 我 是 幸 运
的 。 上 有 青 瓦 为 我 挡 雨 ，中
有 母 亲 与 我 相 伴 ，下 有 温 床
供 我 栖 身 ，所 有 的 烦 恼 都 抛

诸 脑 后 ，所 有 的 困 顿 皆 置 之
不 理 ，所 有 的 喧 嚣 亦 全 然 不
顾 ，这 片 天 地 是 完 全 属 于 我
的 ，我 觉 得 自 己 还 是 那 个 钻
到 母 亲 怀 中 撒 娇 的 孩 子 ，所
以 家 不 仅 是 安 身 立 命 的 地
方 ，家 还 是 归 宿 ，是 祥 和 ，是
精神，是漂泊者渴慕的故土！

窗外的秋雨明显小了，我
能敏锐地觉察到这雨变成了
像 牛 毛 也 像 绣 花 针 的 那 种 。
细密的雨丝在鱼鳞瓦上无声
地集聚，形成了豆大水珠从瓦
檐上悄然滑落，一滴，两滴，三
滴……这是母亲的叮咛，还是
我的眼泪？这是家园的嘱咐，
还 是 我 的 哽 咽 ？ 此 时 此 刻 ，
还有谁能深刻地体会到活着
的 真 实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家 园
的可亲？然而乡愁也是美丽
的 ，是 我 生 活 中 最 诗 意 最 眷
念 的 部 分 ，它 滋 润 着 我 在 异
乡 漂 泊 的 干 涸 的 心 房 ，让 我
一次又一次沉浸在思乡的苦
涩和甜蜜里……

□钱续坤

闲雨轻敲鱼鳞瓦闲雨轻敲鱼鳞瓦

秋天宛如一位画师，用斑斓的
色彩悄然装点着人间。在这个充
满诗意与浪漫的季节，我踏上了武
夷山，开启了一场令人心醉的秋日
之旅。

站在武夷山脚下，抬眼望去，连
绵起伏的山峦仿佛一幅巨大的五彩
画卷。漫山的枫叶如火般燃烧，红
得热烈奔放；银杏叶似金箔般闪耀，
黄得灿烂耀眼；松柏依然苍翠欲滴，
为这幅秋景图增添了一抹深沉的底
色。远处，云雾如轻纱般袅袅飘荡，
山 峦 在 云 雾 中 若 隐 若 现 ，仿 若 仙
境。此时的武夷山，清新的空气中
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落叶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怡。

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我们向
天游峰进发。一路上，秋风轻拂，树
叶沙沙作响，演奏一首秋日乐章，路
旁的野菊竞相绽放，如繁星点缀在
山间。随着脚步不断攀升，眼前的
景色也变得越来越壮观。远处，云

雾缭绕，山峦起伏，有的像巨龙蜿蜒
盘旋，有的像骏马奔腾驰骋。“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我终于登
上天游峰顶端时，一种豪迈之情油
然而生。站在观景台上，俯瞰着脚
下的群山和九曲溪，如诗如画的美
景令我惊叹。九曲溪犹如一条碧绿
的丝带，在山间缓缓流淌。阳光洒
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无数颗珍
珠闪烁。

从天游峰下来，我迫不及待地
朝着九曲溪奔去，渴望坐上竹筏，开
启一段别样的水上之旅。溪水潺潺
流淌，清澈见底，我静静地站在溪
边，感受那一抹珍贵的宁静。

坐上竹筏，缓缓前行，溪水叮
咚，悦耳动听。秋风温柔地抚摸着
我的脸庞，带来丝丝凉意。两岸的
山峦在秋色的渲染下更显绚丽多
彩。这时，艄公幽默地开了腔：“嘿，
各位客官，咱这武夷山啊，可是灵秀
之地。你们看这山山水水，哪一处
不是透着灵气？就说这九曲溪，那
可是神仙都喜欢的地方。”大家被他
的话逗得哈哈大笑。他接着又说：

“瞧，咱这溪边的石头，奇形怪状的，
有的像猴子，有的像云朵，都是大自
然的杰作呢。”竹筏在溪水中蜿蜒而
下，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
清澈的溪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山
峦，随着艄公那幽默风趣的讲述，我
的思绪也飘向远方……

在武夷山的秋日里，我感受到
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无穷魅力。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
愿在这秋的怀抱里，沉醉不醒。

他 的 本 名 叫 什 么 我 不 知
道，只知道他姓刘，权且称他
老刘吧。他是我们村年龄最
大、手艺最好 的 老 篾 匠 。 但
随着村庄里的人们纷纷搬去
了 城 市 打 拼 ，他 已 经 有 十 几
年 没 有 干 篾 匠 活 了 ，原 来 的
徒弟们也已经改行 。“老咯 ，
干 不 动 了 ，可 惜 了 这 一 身 制
作 篾 器 的 手 艺 。”老 刘 常 常
这样对他的老伴儿说。话虽
如 此 ，但 当 他 看 到 老 旧 的 篾
器 时 ，眼 睛 里 的 光 芒 却 仍 旧
是温柔而明亮的。其实他自
己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
他 就 是 再 年 轻 五 十 岁 ，也 不
会有人叫他制作篾器了。

某 年 秋 天 ，老 刘 找 来 了
他 的 徒 弟 小 王 ，说 是 想 和 他
拉 拉 家 常 ，真 实 想 法 则是想
把珍藏了十几年的大篾刀传
给他。

小 王 不 知 是 不 理 解 师 傅
的 意 图 ，还 是 这 个 行 业 真 的
走 向 了 末 路 ，死 活 不 肯 收 下
这把陪伴了师傅几十年的大
篾 刀 。 因 由 他
虽 未 明 说 ，但
村 里 的 人 都 知
道 ，小 王 早 就
改 行 做 木 匠
了 。 木 匠 这 几
年 比 篾 匠 好 找
活 儿 ，建 筑 工
地 要 ，家 具 厂
要 ，技 术 好 的
收 入 也 很 高 。
所 以 现 在 这 把
大 篾 刀 对 于 他
来 说 毫 无 用
处 。 老 刘 活 了
大 半 辈 子 ，哪
能 看 不 懂 徒 弟
拒 收 背 后 隐 藏
的原因呢。“这
么 好 的 篾 刀 ，
可惜了！”徒弟
走 后 ，他 抚 摸
着 那 把 篾 刀 不
无可惜地说。

小王回家后，就把师傅老
刘请他吃酒拉家常的事跟妻
子说了。他的妻子是个很有
智 慧 的 女 人 ，二 话 不 说 叫 小
王赶快回去收下那把已经用
不 到 ，放 在 家 里 还 碍 事 的 大
篾刀 。“你是不是傻 ，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师傅把这么重
要 的 东 西 给 咱 ，你 咋 还 拒 绝
了 呢 ？ 他 老 人 家 得 多 伤 心
呀！”一语惊醒梦中人 ，小王
饭 都 顾 不 上 吃 ，火 急 火 燎 地
赶 到 了 师 傅 家 里 ，师 傅 的 脸
色 很 不 好 ，但 一 听 到 是 特 意
赶 回 来 取 那 把 大 篾 刀 时 ，他
先 是 一 怔 ，然 后 淡 淡 地 说 ：

“ 那 就 择 个 吉 日 再 拜 个 师
吧 。”说完他转身回到房中 ，
老泪纵横。

小王经过妻子的点拨，已
经 领 悟 了 师 傅 的 意 图 ，立 马
回去找先生择了吉日重新拜
师。老刘含着热泪把他那把
大篾刀郑重地交给了徒弟。

两个月后的一天，小王突
然 接 到 了 妻 子 的 电 话 ，说 师
傅老刘过世了。曾悉心教导
了 他 五 六 年 的 师 傅 突 然 走
了，小王心里难受得很，虽然
他 现 在 没 有 干 老 本 行 ，但 师
傅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他
又想起了师傅当年的严格教
导 ，想 起 了 出 师 后 的 踌 躇 满

志，想起了行业随时代变迁，
想 起 了 师 傅 的 坚 守 ，他 不 自
觉地陷入了沉思。

时光如箭，十年时间很快
过 去 了 。 在 这 些 年 里 ，小 王
也 早 已 成 了 他 人 口 中 的 老
王 。 他 还 是 和 十 年 前 一 样 ，
隔段时间就要拿出师傅的大
篾刀看看，是否生锈了，是否
像当年的师傅一样在渐渐变
老。我想，他不仅是在看刀，
也 是 在 看 师 傅 的 精 神 ，是 在
看他该如何真正继承师傅这
把刀。

就 在 老 王 对 着 大 篾 刀 沉
思 之 际 ，意 外 事 件 发 生 了 。
这一天，一位 来 自 城 市 的 年
轻 人 找 上 门 来 ，希 望 老 王 能
够 教 他 制 作 一 件 特 殊 的 篾
器—— 一个用来制作竹编工
艺品的篾圈。这个年轻人表
示 ，他 在 城 市 里 看 到 了 许 多
用 竹 片 编 制 的 工 艺 品 ，觉 得
非 常 有 趣 和 特 别 ，希 望 自 己
也能尝试制作。

老 王 看 着 这 个 充 满 好 奇
和 热 情 的 年 轻
人，心中不禁涌
起 一 阵 感 慨 。
他开始意识到，
虽 然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 使 得 篾
匠 这 个 行 业 逐
渐 淡 出 了 人 们
的视线，但仍然
有 人 对 传 统 的
竹 编 技 艺 怀 有
浓 厚 的 兴 趣 和
热爱。

于 是 老 王
开 始 像 当 年 老
刘带他一样，悉
心 教 导 这 个 年
轻人，将他的技
艺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给 他 。 他
们 一 起 研 究 各
种 篾 器 的 制 作
方法，探讨竹编
工 艺 的 奥 秘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老 王 逐 渐 找
回 了 当 年 对 篾 匠 行 业 的 热
情 。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老 王 渐
渐发现这个年轻人对于竹编
技 艺 的 热 爱 与 日 俱 增 ，看 着
年轻人在竹编世界里从无知
到有知，从陌生到熟稔，老王
内心充满了欣慰与期待。他
坚 信 ，这 个 年 轻 人 将 会 成 为
篾 匠 行 业 中 新 的 传 承 者 ，将
这一门古老而独特的技艺传
承下去。

老王年事已高，身体状况
不再允许他继续从事辛苦的
竹 编 工 作 。 于 是 ，他 将 师 傅
留给他的那把大篾刀正式传
给了年轻人。“这不仅仅是一
把刀的传承，更是 一 份 责 任
与 担 当 ，是 一 种 精 神 的 延 续
啊 。”交接篾刀的时候 ，老王
热 泪 盈 眶 ，他明白了当年师
傅的心情。年轻人郑重地接
过了大篾刀，并承诺将篾匠精
神发 扬 光 大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和欣赏竹编艺术的魅力。

现 在 的 老 王 已 经 不 能 亲
自 制 作 篾 器 了 。 他 老 了 ，现
在的他时常坐在葡萄藤下的
摇椅上，回想他的师傅老刘，
想起那个和他学做篾匠活计
的年轻人，想着想着，一丝掩
饰不住的笑意从他的嘴角漾
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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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殇 墓 园 位 于 云 南 省 保 山
市 腾 冲 市 叠 水 河 畔 ，为 纪 念 中
国 远 征 军 第 二 十 集 团 军 反 攻 阵
亡 将 士 而 修 建 。 在 抗 日 战 争 期
间，中国有 500 多个县沦陷于日
军 暴 虐 之 下 ，腾 冲 是 通 过 与 日
激 战 收 复 的 第 一 个 县 城 。 这 场
胜 利 来 之 不 易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中国军民的士气，重振国威，点
亮 了 抗 战 胜 利 的 曙 光 。 1945 年
底 修 建 此 园 ，成 为 国 人 凭 吊 祭
奠抗日英烈之地。

墓 园 由 甬 道 、忠 烈 祠 、烈 士
墓 冢 、烈 士 纪 念 塔 以 及 夏 伯 尔
等 十 四 名 盟 军 阵 亡 将 士 纪 念 碑
组 成 。 2013 年 ，为 了 弘 扬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当 地 政 府 投 资 1.5 亿
元 在 墓 园 之 侧 建 起“ 滇 西 抗 战
纪 念 馆 ”。 馆 内 收 藏 抗 战 实 物
10 万 余 件 ，展 出 实 物 18000 件 ，
图 片 1500 多 张 ，并 在 纪 念 馆 西
侧 建 有 4 米 多 高 、133 米 长 的 中
国 远 征 军 名 录 墙 ，墙 上 镌 刻 着
116900 名 参 与 滇 西 抗 战 的 中 国

远征军将士、盟军将士、地方抗
日 游 击 队 、地 方 参 战 伤 亡 的 民
众等英烈姓名。

一踏进纪念馆大厅，我就被
钢 盔 组 合 成 的 三 面 墙 体 震 撼
了，那一顶顶排列有序、层层叠
叠 的 钢 盔 下 面 是 空 的 ，只 用 铁
钩 顶 着 。 每 个 钢 盔 下 面 原 本 都
是血气方刚、英气逼人、青春鲜
活 的 生 命 ，他 们 曾 是 多 少 年 迈
的 父 母 盼 等 归 来 的 儿 子 ，又 是
多 少 妻 子 巴 望 凯 旋 的 丈 夫 ，还
是 多 少 孩 童 期 盼 的 从 未 谋 面 的
父 亲 …… 然 而 他 们 的 身 躯 已 长
眠 地 下 。 泪 水 已 模 糊 了 我 的 双
眼，那无数钢盔还端立昂首，他
们 为 国 捐 躯 的 精 神 还 挺 立 着 ，
中华民族的气概永远屹立着！

腾冲是滇西战略重镇，地形
十分险要，处在群山环抱的盆地
之 中 。 城 东 门 有 龙 川 江 绕 城 而
过，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南门
外是来凤山高地，拱卫城池。同
时 又 处 在 交 通 要 道 ，腾 冲 至 八

莫、龙陵、保山三条公路皆通此
咽喉。日军强占腾冲之际，死于
日 寇 炮 火 枪 弹 的 当 地 民 众 达
13000 多人，毁坏房屋 2 万多间，
炸毁大桥 9 座，抢去粮食 6000 多
万 斤 ，抢 掠 牲 畜 5 万 多 头 ，同 时
还投放细菌病毒，致使无数百姓
烂胳膊断腿，五官糜烂不堪，给
当地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灾难。

中国远征军挥师反攻，以霍
揆 章 将 军 领 导 的 二 十 集 团 军 为
主 力 ，经 过 松 山 战 役 ，强 渡 怒
江，血战来凤山，冲破敌军的重
重 封 锁 ，无 数 将 士 在 飞 机 大 炮
的 轰 炸 中 阵 亡 ，经 过 50 多 天 的
激战拼杀，终于在 1944 年 9 月 14
日 攻 克 腾 冲 ，胜 利 的 旗 帜 高 高
飘扬在城墙上空。

我 从 纪 念 馆 上 下 两 层 展 厅
出来，心情无比沉重，径直往西，
来 到 一 百 多 米 长 的 远 征 军 名 录
墙下，向十几万英烈深深地鞠了
三躬，这不只是英烈墙，更是他
们以不屈的躯体和英勇，在大地

上筑起的长城！随后，我将几束
鲜 花 分 别 祭 献 在 忠 烈 祠 和 墓 碑
下。我并不觉得墓园阴沉可怖，
倒觉得像一座年代久远的公园，
其间树木苍苍，花草簇簇，各色
花儿悄然绽放，蝉蜂长吟，鸟鸣
不 绝 ，仿 佛 都 在 抚 慰 地 下 的 英
灵。有个娃娃兵的铜制雕像格外
引人注目，只见他挺直腰杆，信
心满满，穿着大人的军装，看似
很不合体却精神抖擞，他身背水
壶和背包，脸上稚气 未 脱 ，右 手
翘起大拇指，分明在说：抗战必
胜 ！ 据 说 这 尊 雕 像 是 作 者 根 据
一 个 真 实 的 小 战士陈有礼创作
的 。 又 有 人 说 远 征 军 中 有 7000
多名娃娃兵，其中年龄最长者 15
岁，最小者 9 岁，创作者是依此群
体择其典型创作的。 不 管 创 作
者 取 材于何种元素，都不失人们
对 他 们 的 敬 仰 。 被 定 格 在 岁 月
里的雕塑，那只右手和竖起的大
拇指，被人们爱抚触摸得光洁发
亮，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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